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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古小田溪巴王墓群
◎强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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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赞歌
◎吴管莲

生活不是一场盛大的交响
曲，而是一首精致的藏头诗。毕
竟寂寂无名，唯爱长青。各种各
样绚烂的生命都会以同一种方式
沉默地消逝。

它无关未来的风向，无关少
年青涩懵懂的脸庞。它有关你途
经一朵花的绽放，一只鸟的歌唱，
一朵云的流浪，一阵风的忧伤。
这首藏头诗藏着千种风情、万般
热爱，它会带给你惊喜，而这次，
它揭开你内心深处的荒凉，在你
认为幸福遥遥无期时，感到旷日
持久的柔软。

记得小时候，老师给我们出
过一个题目《不期而遇的温暖》，
一直觉得温暖就应当持久与恒
常，那是爱生发和萌芽的地方。
不期而遇的温暖虽美，却总比不
得长长久久的爱与思念。而现
在，当我逐渐懂得生活如何变得
鲜亮和有趣，就像我捕捉到黄昏
时艳红的太阳，触碰到秋季高远
晴朗的天空，在瞬间被照耀、被温
暖。已经溜走的日子，我们习惯
叫它回忆，被定格的回忆时常是
悲欣交集，因为它本身作为回忆
存在，就代表着我们已然失去。
就像上学路上脑中蹦出的字句，
我悠游于天地间，只觉通体透亮，
也只能暗自疗伤。怀揣着真诚，
也常要面对生活的真相。但不期
而遇的温暖确是时常作为一种惊
喜和慰藉，抚平失去那些人、事、
物的惨淡结局。告诉我们，生活的
和煦与温存需要我们慢慢体悟。

我着迷于毫厘之间迸发的温
情。或许只是小事，但也绝不该
被遗忘。家中的小木桌需要新的
桌布，和母亲到达超市，看到手工
裁布的原始方法，心里打起了
鼓。只见阿姨的手灵活地翻转，
我们的目光紧紧跟随，生怕她剪
得少了些。“给你们多剪些吧，剪
多了没关系，剪少了就又要再跑
一趟啦。”我们讶异于这朴素的人
情，却也默默接受了这份细微的温
暖，阿姨或许只是简单地为我们考
虑了些，但我们的一天都变得活色
生香起来，温暖只需要简单的内
涵，在毫厘之间迸发出来。

如果对于每一件小事认真，

是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高尚
使命。那这位爷爷定是获得最高功
勋的战士。我像往常一样来到图书
馆，正当快要被书香浸透，眼前的
一切让我感到无限的感激与感动，
仿佛有一些责任被唤醒、有一些崇
敬在生根。那位清洁工老爷爷竟
正在仔细擦拭每一个电梯的缝隙，
这可是步行电梯的夹缝啊，上百个
夹缝，上百次擦拭。而他面庞上和
蔼的微笑如同绣在脸上似的，恬静
且温柔，不带有一丝烦躁的杂质。
工作服已洗得发白了，映衬着花白
的头发，形成一种奇妙的呼应。他
曾经拿出过多少勇气，在面对他人
的目光时选择坚信；在维系自己的
生计时走向简单；却又在敲响生活
的意义时定格永恒。微笑着擦拭
电梯夹缝的他是幸福的，那短暂的
瞬间被凝聚成丝丝入扣的温暖，在
我面对日后的人生时，充满责无旁
贷的力量。

下课了。我凝望着这座充斥着
繁忙而略显荒凉的城市。高楼大厦
掠夺走街头巷尾的烟火气，如诗画
般的慢生活不在了，我们能做的，仿
佛只剩在一束暖阳里仿写晦暗的生
命。直到看见街头起舞的小男孩，
我感到一阵温馨，很多路人或许会
把他当作笑话，而我明白，他不是疯
魔，也并非执拗，而是在生活的真相
里翩翩起舞。小男孩背着双肩包，
以自己喜欢的状态蹦跳着，双臂自
由挥舞，身姿摇曳，身后的高楼和斑
马线在我眼里竟渐渐地相得益彰起
来，又徐徐地铺展成旷野。

孩子站在电瓶车上，张开白胖
的小手，迎接风的洗礼。多年后，当
他再次在陌生的城市感受到这股
熟悉的风，会觉得，这种感觉像妈
妈。原来生命不只是荒芜的叙事，
就像唤醒回忆的风，就像风也吹不
走的梦。

我们不就是生活在细微之处
吗？生活也就是细微和宏大的交响
曲，或许人生会波澜起伏，但最终组
成你我的总是那些细微的瞬间，最
简单的感动和最纯粹的温柔。时光
或许不会把所有最好的都倾泻而
下，或许有的你已经拥有，生命的赞
歌永不止息，它会伴随你的一生，在
美丽的岁月里缓缓悠扬。

涪陵虽然现在在重庆，只是一个
区，但是在古籍《华阳国志》《史记》中
均有独立的记载，对于一部史书来说，
一个地名，一两个字，一段话，就意味
着进入历史。这种身份和地位足以让
人重视，追其所言，那是因为曾经的政
治经济中心在这里，巴国的巴王和首
府也在这里。

涪陵二字取自“涪水之滨，巴王之
陵”。春秋战国时期曾为巴国国都，秦
昭襄王三十年（前277年）置枳县。

而撑起整个涪陵历史文化底蕴
的，自然是涪陵小田溪巴王墓群。

七月初的一天，当我跟着百度导
航抵达“小田溪巴王墓”，蒙了，找不到
一块石碑。天地茫茫，野草缓缓，乌江
水在远处奔腾。

既然导航上有这个地名，我坚信
它的存在，其实这里是涪陵区白涛街
道小田溪村一组，从319国道一直往
下，开往乌江边，就能抵达。其遗址名
声浩荡，我曾经在三峡博物馆和四川
省博物馆都看见涪陵小田溪巴王墓里
出土的东西。

涪陵曾经是巴人在重庆最正宗的
祖先之地，是古代重庆的CBD，远超
过现在的重庆解放碑的地位。

而抵达时却是一片荒冢青草蔓
生，狗尾巴草湮没了荒弃的农田，远远
的是乌江，还有不断修建的楼房。

汽车已无法前行。我只能步行，
穿过野蚊虫横生的草丛十余分钟，试
图发现蛛丝马迹，触目所及皆是茫茫
草海。好不容易看见一个老太太独自
散步，一时恍惚。《西游记》中的荒野
里总是会有老太太，看来这并不是《西
游记》杜撰的，而是真实的生活。我问
老太太，小田溪巴王墓在哪里？她说,
没啥可看的，就是一块石碑。我大喜
过望，知道自己来对了地方，赶紧说：

“告诉我那块石碑在哪里？”
老太太摇手一指，还说着东南西

北的路线，我已奔跑出去。终于在一
群错落相依的农房间找到了那块石
碑，“四川省重点文保单位——小田溪
巴王墓群”。但是它已经被茂盛的南
瓜叶子遮蔽了大半块石碑，字迹若隐
若现。想来这一大片农户之地及远处
的荒芜之地被玉米侵占的领地，就曾
经是小田溪巴王墓的遗址。

该墓群自1972年首次发掘以来，
已经发现了多座具有显著巴文化特征
的高规格墓葬，主要属战国时期，因
此，小田溪被认为是战国时期巴国王
陵区。小田溪墓群狭义上仅仅指小田
溪西岸的墓葬，广义上也包括小田溪
东岸的陈家嘴遗址及墓葬。

小田溪墓群部分属三峡工程淹没
区。其出土文物早就被转移到博物馆
里，我曾在四川省博物院和三峡博物
馆见过真迹。最为有名的是战国时期
的青铜器鸟形尊、虎钮青铜錞于。青
铜 器 鸟 形 尊 通 体 长 28 厘 米、宽
16.8厘米、高29厘米。整体呈鸟形，
具有鱼嘴、鹰喙鼻、兽耳、凤冠、鸽。它
被单独存放在玻璃柜中，射灯之下，优
美神秘。

虎钮青铜錞于有好几个，形态大
同小异，最重的有 30公斤，地位显
赫。錞于，亦作錞釪、錞。我国古代铜
制打击军中乐器。现发现最早的作于

春秋时期，盛行于汉代。《国语·吴语》：
“鼓丁宁、錞于、振铎”。《周礼·地官·鼓
人》：“以金錞和鼓”。錞于常与鼓配
合，用于战争中指挥进退。郑玄注：

“錞，錞于也”。《淮南子·兵略训》：“两
军相当，鼓錞相望”。多用于战阵。《国
语·晋语五》：“战以錞于，丁宁，儆其民
也。”可见，虎钮青铜錞于就是在架子
上一排排放着的击打型乐器。

这两者都当仁不让成了三峡博物
馆的镇馆之宝，令人叫绝。

此刻站在战国遗址里，思绪却不
停翻飞，仿佛灵魂和肉体在不停撞击。

荒草不止是荒草，访古之情如白
云拥抱江水。

七月，闷热的江边草田，和天空如
此接近。当年考古的灰坑已经被填
埋，剩下这一片世代相依又世代更替
的农人们还在这里延续着巴人们的生
活。

时间已到了晚上七点半，依然散
发着闷热，往回走时看见五六个老人
坐在长条凳上，面朝红色夕阳，左一句
右一句摇着蒲扇。他们像极了那种尚
未被打扰的田园牧歌里的一幕，像陶
渊明诗歌中曾经出现过的两三个词
语，一副意境。

我的出现惊扰到了他们，全都向
我狐疑地打量。一只大黄狗跑上前来
嗅我的腿。我隐隐感到尴尬，决定离
开。

这一片巴人巴王的遗址，已不是
当年明月。

在晋代方志名著《华阳国志》中
《卷一巴志》其中的一节《涪陵郡》中
如此写道：东接巴东，南接武陵，西
接牂柯，北接巴郡，山险水滩，人多
憨勇……县邑阿党，斗讼必死。无桑
蚕，少文学，惟出茶、丹、漆、蜜、蜡。汉
时赤甲军常取其民，蜀丞相亮亦发其
劲卒三千人为连弩士，遂移家汉中。

地理位置和今天如出一辙，但当
地人物性格却远比现在刁蛮。对于其
特产，虽然和今天不太一致，今天一提
涪陵，则是涪陵榨菜，也没有漆、蜜、蜡
一类的风物，但可以想见当时的丰
饶。以致诸葛亮也忍不住要在当地征
兵，整体挪移到汉中安家，可见人民的
憨直。

《华阳国志》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本
书，除了地理的翔实，对于当地传说，
它也留有一席之地，比如书中说到其
中的风土人情，还有一句“山有大龟，
奇佳可补，其缘可作叉，世号灵叉。”神
龟占卜，自然和当地的王或世袭贵族
相关，否则一个神龟占卜难以成为涪
陵乃至巴国的传奇，这有了甲骨文的
历史色彩。而此事无疑又增加了古中
国西南传奇的色彩。

在今天的地方志或路书上，这样的
传奇已听不到，但是作为一本古代地方
志，却增添了无尽的趣味，不仅是重庆
的趣味，也是中国历史方志的趣味。

我要走了，这一条窄窄的乡村公
路只能将车倒着开，挪动出他们的视
野，再次奔向319国道。

在不少古籍里都有涪陵、乌江水
的记载，比如《元和志》《舆地纪胜》《史
记》《隋书》等。

探访到此，连接古今已经具备了
意义，探得与探不得都能思接千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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